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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报纸、网络上都在沸沸

扬扬地讨论超女王贝整容致死

的事件，有些人觉得太可惜，有

些人觉得完全没必要去整容。正

好就在这事件爆发之前，我亲历

了一回“整容”，遇见了形形色色
的整容人士。

首先说说我自己吧，我去医
院的美容整形科挂号完全出于

被动。我的脸上长着一颗“巨大

无比”的突起型痦子，虽然不太
美观不过也从来没有把它切掉

的念头。直到有一次看电视上说

这种在脸上的突起型痦子如果

是后天才长出来的就不太好，容

易发生一些病变，因此最好把它

切掉。就这样，我和美容整形大

夫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也是

我人生里第一次上手术台，心里

十分紧张。

原本以为这个小手术非常

简单，只需要医生动一动刀子就
可以完成的，但是没想到程序却

一点也不少，同样要经历抽血化

验、切刀、缝合、拆线这一系列过

程。在这一系列过程里，有个女

孩始终跟我排在一个队里，终于

在手术室前漫长的等待时间里

那个女孩按捺不住了，主动跟我

聊天。“你也来整容吗？做什么

呀？”我给她指指我的大痦子。然

后那女孩笑笑说，“我是来瘦脸

的，就是往脸上打一针瘦脸针。

这个针只管半年，得连续打五回

才能彻底定型……”

这时候我睁大了眼睛看着

她，虽然没戴眼镜却也能看出来

眼前的这女孩其实挺好看的，一

点也没有“大脸”的感觉。然后我

下意识地揉揉自己的小脸，想象
着挨针后的疼痛。

这时候从手术室里走出来

一个身材高挑的美女，虽然下巴

上绷着纱布，却也依然能够判断

出她的面貌来。无论怎么看，这
也是一个十足的美女。这个美女

很可爱，回过头来问护士，“是不

是拆完线我就可以开始吃辣的

了？”呵呵，在她看来禁辣比挨刀

还可怕，难道是位四川姑娘？

就在我思考的当儿，终于轮

到我上手术台了。做完消毒工作

后我再次神经兮兮地问护士，

“您说我这个后天生出来的痦子

是不是真的必须切掉啊？还会再

长新的出来吗？”护士小姐瞪着

眼睛对我说，“不切的话你觉得

好看吗！”整形科的医生还真是

不同于其他啊，阅美女无数后竟
然都不能接受“丑女”的现状了。

手术非常顺利，而且时间很

短，真是谢天谢地！出了手术室，

我又遇见了那个打瘦脸针的女

孩。这回我们离得很近，我确定

她绝对是个美女啊！谁知道在我

刚给她做完美女鉴定的后一秒，

她就眨着大双眼皮对我说，“你

别说，在正规医院做整形还真是
比美容院便宜很多啊，这一针才
要一千八百块。你看我这双眼

皮，是在美容院做的，好几千块

呢！我才上大二啊，真是背了一
身的债！”天啊！这一段对话结束
后，我久久没能回过神儿，敢情
那美丽的大双眼皮也是假的呀！

美容整形科真是与医院里

的其他角落格格不入，来就医的

病人一个个都神采奕奕的，虽然

是来主动挨刀的，却面带微笑一
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我天生
是个胆小鬼，在我看来，打针、吃

药都是困难事，更何况做手术！

我很庆幸自己的脸上只长了一
颗大痦子，只需要切一刀，危险
系数并不大。

在我离开整形科的时候迎

面遇见一个女孩，在她的脸上能

看到明显的疤痕。终于遇见一位

被迫整形的病友，我在心里默默

祝福她手术成功。同时还想告诉

那些原本已经很漂亮的美女们，

手术有危险，挨刀需谨慎！再说

了，全民皆美女，这得给我们这
些既胆小又普通的姑娘们施加

多么大的压力呀！

第一次整容
文/欢子

伯父走了。他是我在这个城市里为

数不多的亲人之一，我要理所当然地送

他最后一程。

伯父是早上七点走的，等我急匆匆

地从单位赶过去时已是两个小时之后。

伯父安详地躺在他的床上，微闭双眼，嘴
唇半合。屋里只有我和伯父两个人，我静
静地端详着他，他慈祥的面容一如昨日，

那一瞬间，我以为他只不过睡着了。在记

忆里，伯父是个觉少的人，无论春秋还是

冬夏，他都在凌晨五点起床。可是现在，

他那样安静地躺着，没有一丝气息。在片
刻的愣怔之后，我终于明白过来，我的伯

父，这是他在人世间最后存在的状态了。

从此之后，他将与我们天上人间，永不相
见。泪水终于汹涌而出，为这一世纠缠不

尽的亲情。

殡葬车在我熟悉的道路上渐行渐

远，前方的路愈来愈宽，可我已不知道它

们的名字。窗外绿草茵茵，一两片枯黄的
落叶偶尔划着弧形飘落在大地上，无言

亦无奈。我们和伯父同乘一辆车，只是此

时的伯父已躺在一口裱糊得小巧精致的
棺里。堂姐在我身边恸哭不止，她手抚小
棺，泪眼紧闭，头发散乱，梦呓般地呼唤

着她的父亲。这种骨肉分离的痛是语言

无法诠释的，我只是搂紧了她，无法劝也
不能劝，就让她的泪水来祭奠她父亲最
后的存在吧！从此，她再得不到父亲的淳
淳教导，再无法对父亲表达孝道。生与

死，那样真实冰冷地存在于我们和伯父

之间。曾经，以为死亡是一件可怕的事
情，于是便心怀恐惧和忌讳。而现在，只

有悲痛和对人生的顿悟。

终于，车子驶进那个终结最后生命

状态的地方。工人们利索地抬起小棺向
炉室走去。于他们，这只是一份份内的活

儿而已。一个穿着颓废的不知是不是工
作人员的男人，甚至笑眯眯地吹起了口

哨。我厌恶地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心里

忽然升起一个荒唐的念头：若是他死了，

有个人在他身边吹着欢快的口哨，他会

作何感想呢？

小棺进炉前，被人打开了，说再见最

后一面吧。堂姐扑到棺上，凄然无力地做
着最后的挽留。之后，小棺被合起，放到
炉前的轨道上，缓缓地，缓缓地滑向炉子
的深处。那里，是熊熊的烈焰，是今生来

世的隔离线。我再次恍惚起来，任耳边泣

声连连，任眼前朦胧一片，已不知身在何

方。我忽然羡慕起堂姐来，在她父亲最后

存在的过程中，她一直守侯在他的身边，

用泪水陪他走完最后的行程。这其实是

一段完美的人生旅途：潮落又潮生，今古
长如此。

回程时，小棺变成了更加小巧玲珑的

骨灰盒。堂姐戚然，但不再恸哭，想必她的

眼泪已经流干了吧！窗外的天气有些阴
沉，来来往往的人们或行色匆匆或谈笑风

生，一闪而过的树木依然枝繁叶茂，今年

晚秋凌厉的风还没侵蚀到它们，于是它们

依然昂扬地伸展着、绿着。一个生命从娩

出到结束，或短暂或漫长，皆不随人意不
能预料。善待自己感恩他人，即使命如灯

灭，只要生者无愧无憾，去者无怨无挂，也
算一生圆满，不枉世间这一遭了。

学校食堂的饭菜有时又冷又硬，女儿的肠胃

又不大好，遇到不对胃口的就不吃了，这让我很担

心。上次我生日，女儿还少存了几次饭卡，把钱积

攒下来封了一个红包送我做礼物。为了保证女儿

吃好吃饱，我多给她一些钱充饭卡或者去学校超
市买零食，她总是拒绝。

女儿甚至不要我给她的生活费，她说跟爸爸

要，爸爸挣钱多。偶尔，她还突发奇想，喜滋滋地同

我说：“我跟爸爸多要点钱，把多出来的给你。”虽

然没有实施过，但这份贴心还是让我眉开眼笑、心

若蜜糖。

昨晚女儿从学校回来，说要与我在床上躺一

会儿说说话，然后再去做作业。

她问我：“上次和我爸要钱充饭卡，到现在够

一个月了吧？”

我说：“差不多吧，你开学有一个月了。”

她说：“那就不够，我是开学好些天才跟他要
的。”

我顺着她的意思说：“哦，那你就过几天再和
他要，这次你要五百。”女儿每天在学校吃两餐，通

常每月充三百元的饭卡。

她显然还没有这么狠心：“啊？上次才三百，这
次要五百，也太明显了吧？我爸若问我，我怎么

说？”

“你就说物价上涨，再加上吃得比以前好了

呗。”

她还是不放心，担心阴谋败露。

我继续献计献策：“如果不行，也可以这
样——— 还是要三百，二十天要一次。不能一次多

要，就缩短要款周期。我聪明不？”我得意洋洋地问

她。

女儿大笑。随后，两个人一起笑倒在床上，好
像阴谋已经得逞一般。

我对她说：“做个白日梦就这样欢喜，难怪会

做梦拉饥荒。你说，如果你爸知道，他的老婆孩子
在背地里这样算计他，会怎么样？”

“他肯定会 Speechless(无语)。”

“或许他感到 happiness(幸福)也说不定，他的
老婆孩子这样记挂他。”

“嗯，记挂着他钱包里的money。”

两人再次大笑。

女儿要做作业，开心一刻即将结束。我对她

说：“你看，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你想做，总会有办

法的。比如要钱，如果不能一次多要，就缩短要款
周期。殊途同归，目的是一样的。你要坚信，上帝为

你关上一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

女儿马上接口：“嗯，这扇窗还挺大，一定是落

地窗！”

上帝打开了落地窗
文/宋雅文

最 后 的 存 在
文/李欣

恋要轻狂婚要稳
文/包悲青

施曼第二次失恋了，人一下子变得憔

悴下来。那只是表皮，内心的伤痛有多蚀

骨，只有自己知道。更可怕的是，她管不了

自己神经，每晚都要到凌晨四点才迷糊入

梦，八点被闹钟叫醒。她慌张起来，总不能

输掉了爱情，再把工作搭进去。请假报告
交上去，还好，公司最近没大的活动，她得
以回河北老家休息一周。

真是神奇，打见到母亲，吃上从自家

菜园子拔出的萝卜、白菜，晚上，她没再失

眠。很难说她把对方忘掉了，但对失恋这
件事她已经产生了抗体。

凡是见过施曼和她男友牵手的人都

会说他们真是般配，俊男靓女啊。而施曼

坐在公交上想到在公园里，她赤脚走在前
面，男友拎着她的鞋走在后面，一股甜蜜

涌上心头。有时，她耍小姐脾气，男友向她

求饶。男友就像她手中的风筝，任她摆布。

当有次吵架，她又尖刻地说滚回你爸爸妈

妈身边去吧。男友离开屋子的那一刻，她

就后悔了。

当你让我滚，我就滚；当你让我回来，

对不起，我滚远了。后来任她怎么说对不
起，男友只送了她这么一句话。

张欣有篇小说叫《仅有情爱，是不能

结婚的》，事实上，仅有情爱，两个人也未

必能平安地厮守。就有朋友对施曼说，当
你有爱的能力了，再遇到喜欢的人，再相
爱，才有可能安稳相处，开花结果。

就在施曼下决心改正自己的性情时，

李子才出现在她生活中。有次聊天，施曼

说自己的脾气不好。听李子才怎么说？他

说，正是爱人有缺点，才会让对方记着呀，

这种缺点会成为对方的依赖，有一天没有

了反倒会不习惯。这听得她一愣。当得知

对方是北方人，出生在江西的她，有些失

望地说，自己的前男友也是北方人，面条
和米饭之间的斗争让自己身心疲惫。李子
才说，面条简单啊，我就喜欢清汤下面条，

到时正好分吃你的菜。看得出，他甘愿

用自己的圆融来配她的缺欠。

谁不是从锋芒毕露、唯我独

尊、年少轻狂走过来的？当现实中找到的
对象与梦中情人差之毫厘，便自行拒绝。

比如施曼的一个女友，当看到来约会的男

子穿了一双赭红色的袜子，茶还没喝，就
告辞了。说是找爱人，只不过是想找一方

展示自己性情的空间罢了。

施曼决定和李子才牵手走向红地毯
的决定来自有个晚上两个人的闲扯。施曼

逗李子才，她有更好的人选了。正在出差的
李子才顺势说些祝福话，然后说起自己以
前的情事，视频里的一个男子频频地擦拭

眼镜片，看得施曼突然难过……就这样把

自己嫁掉吧，和一个靠谱的人，地老天荒。

施曼真想不到，独居的时候，晚上出
租屋里那台冰箱的噪音都让她辗转难眠，

而婚后李子才睡觉时的打呼声，却没影响
到她。这种适应，让她感觉到一种带棱角

的青春过山车般呼啸而过，再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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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军区司令部医

院著名股骨头坏死病专

家王瑛教授，毕业于上海

第二军医大学，多次出国

进修学习。工作中积累了

丰富的临床经验，重点研

究股骨头坏死发病原因和

新的治疗方法，取古医精

华，结合现代高科技，解决

这一世界难题。她与科研

组专家成员翻阅历代医学

书籍、世界医学相关资料，

从股骨头坏死发病机理入

手，在数百种天然动植物

药中提炼高效成分，以世

界稀有珍贵“刺山麝”为君

药，经科学配方精制而成

“中华活骨宁”等新药，药

效直达病灶，加快骨组织

再生，作用准确，疗程短，

见效快，合理用药，药效针

对股骨头坏死的部位促使

骨组织和毛细血管迅速生

长，短期恢复健康。经北京

等权威医院上万例中外患

者临床验证，对各期久治

不愈的股骨头坏死有特

效，填补医学史上股骨头

坏死无法治疗的空白，是

患者治疗的难逢机会。

电话：0531-82025296
(地址同下)

地址：济司机关医院(济南

市委南门对面)东一楼股骨

头坏死科、脊柱炎科、类风

湿科；济南大纬二路南首

建国小经三路，乘 4、35 路

公交车到经七纬二路站下

车往南 150 米右(西)拐即

是。

济南军区司令部医

院著名脊柱炎、类风湿

病专家张秀骊教授毕业

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多

次出国讲学，工作中积累

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长期

重点研究脊柱炎、类风湿

发病原因和新的治疗方

法，取古医精华，结合现代

高科技，解决了这一世界

难题。她与科研组专家成

员翻阅历代医学书籍、世

界医学相关资料，从脊柱
炎、类风湿发病机理入手，

应用人类白细胞抗原、抗
体为依据，在数百种天然
动植物药中提炼高效成
分，经科学配方精制而成

“脊柱炎康宁丸”、“活血镇
痛丸”等多种新药，填补了

强直性脊柱炎、类风湿无
药治疗的空白。经合理用

药，药效直达病灶，加快骨
关节修复，使畸形、功能障
碍的各部位关节短期恢复
正常。经北京等权威医院

上万例中外患者临床验

证，该药见效快、作用准
确、疗程短，尤其适合病程
长，反复发作、体弱的患
者，是目前最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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